
抚今思昔感慨多尽发余热再担当
——位七十八岁地矿老人的心声
中国老科协国土资源分会会员  宋学信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转眼间，已是鄙人高考进京一花甲，更是吾辈从事地矿工作六十年。3周前本人刚刚过了个平平常常的78岁生日，3周后将迎来共和国的68岁华诞，5周后还将迎来历史性的中共十九大。忆苦思甜，令人愈加感恩；思昔抚今，让人更加奋进。
（1） 回忆与感恩
1939年8月11日，我出生在热河省朝阳县（现辽宁省朝阳市）中涝村一个亦农亦医的家庭。由于家境较好、父母严教和自己努力，读完村里初小和乡里高小就被保送进入朝阳县初中念书，进而于1954年幸运地考取刚刚成立的当时热河省第一和唯一的一所独立高中，即承德高中。1957年，我从华北考区“歪打正着”地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专业。经过全国最高学府的六年寒窗之后，1963年我又如愿以偿地通过统招考入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现中国地质科学院）首届研究生班，师从著名矿床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地科院副院长孟宪民教授，攻读矿床学专业。虽然由于文革运动我未能最终提交毕业论文和分配留院后又被迁出户口、下放到部队农场锻炼，但因中央下达了关于全国下放锻炼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生“哪来哪去”的红头文件，1970年春节之后我又得以回归地科院，并于当年6月参加秦岭科研队进行找铁铜矿科研，继而又进行宁芜铁矿、南岭层控矿床地球化学和成因等研究。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的大好形势下，我又承蒙领导关照，于1983年春节期间被派往西德海德堡参加《矿床的同生与后生作用》讨论会并作了关于广东凡口铅锌矿床成因的演讲。可谓好事成双，当年我又喜获西德洪堡奖研金，赴曼海姆学习德语和赴海德堡大学与世界著名层控矿床学家G.C.阿姆施图茨教授合作研究铅锌矿床，期间加入国际矿床地质学会（SGA），并成为该会第一位中国个人会员。1985年3月从西德回国后，立即与项目组同事一起撰写《南岭层控矿床》科研报告；1985年5月被矿床地质研究所所长聘任为第六研究室（矿物学与矿石学研究室）主任，6月被派往澳大利亚与CSIRO青年地质学家P.Eadington博士进行中澳锡矿合作研究。1987—1990年，在担任研究室主任和主持科研项目的同时，参加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王泽九领导的第15届国际矿物学大会（IMA 1990）筹组工作，任大会组委会副秘书长。1990-2003年，主持和承担河南和甘肃地矿项目、自然科学基金和地质行业基金课题、地科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子课题等，并三次重获洪堡奖研金与阿姆施图茨教授和另外一名世界著名层控矿床学家慕尼黑大学D.D.克莱姆教授合作研究铅锌铜矿床，参加SGA双年会（1991、1993、1995、1999、2001）、SEG（经济地质学家学会）碳酸盐为主岩铅锌矿床会议（1995）、国际矿床成因讨论会（1996）、IMA 1998（多伦多）、维也纳矿物学大会（Wien Min 1999）等国际学术会议，受聘两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质学科专家组成员（2000-2003）和晋升为地科院矿床所研究员（1993）。
2003年正式退休后，本人并没闲赋在家，而是与时俱进，乘国家“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地矿行业走出去”战略的东风，离开母院母所的科学殿堂，走向更为重视开发应用的民营勘企矿企，或当临时顾问、总工，或受聘为地质专家，或受聘为高级技术顾问，或当外聘专家，承担或负责立项评估、报告审改、员工培训、境外矿产地质科研、矿权受让咨询、地质文献情报选题和译文审校等。
十多年的矿产勘查开发咨询顾问的宝贵经历使我这个书生型的矿床地质学家扩展了专业视野，增强了经济观念，平添了法律意识，强化了地质科学研究必须紧密结合矿产勘查开发利用的思想。我深深地地领悟到矿床学家们的矿床成因、矿床模式、成矿规律和成矿预测等各种研究研究必须与矿床勘查和矿床开发利用结合，并且接受后者的检验。
七十八年人生旅途和六十年地矿生涯，基本上顺风顺水，步步走高，这令吾欣慰，这让我自豪。但是，成长勿忘谢恩人，成就莫忘谢领导。感谢命运，感谢父母，感谢同学同事，感谢人民，感谢国党，感谢思想，感谢一切我应感谢者。
（2） 回归与担当
2016年，我先后从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和中国地质图书馆外聘地质文献情报专家岗位退出后，曾想过我这位七十有七的老地矿人或许真的应该“洗手不干，彻底歇菜“，颐享天年啦。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正要出社区小门到河边散步时，碰巧遇上参加完项目评审返回社区的中国矿产地质志项目负责人之一、同所同事王登红研究员，两人几年未见，简单寒暄之后他就问我是否还在中矿资源当顾问？我说已经不在那里，地质图书馆的事也已结束。他当时即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中国矿产志研编工作，先帮助审改志稿，不必坐班。出于老地矿人对矿产地质专业的真挚热爱和对母所那份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我稍加思㤔便欣然答允。王登红研究员又与《中国矿产地质志》编委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陈毓川院士商议并获得陈的首肯后，通知我我参加了二十七日的资源所矿产志项目组成员会，会上他把我隆重地介绍给各位成员，会后我就带回部分志稿回家审改，至此我这位矿床地质研究所（现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并在该所供职36年和离所出走14年的“老矿床人”又应招正式回归母所了。
编写一套更新、更全、更实用、更具理论水平和更大部头的中国矿产地质志书，一直是中国矿床人共同的的梦想和志向，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各省区及各行业部门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领导下，在项目牵头单位矿产资源研究所的积极争取努力下，中国矿产地质志项目于2012年1月正式立项和启动。
	2012年8月31日，中国矿产地质志项目研讨会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汪民出席并讲话。会议围绕项目工作总体思路、组织落实和工作方式展开讨论。会上，汪民转达了徐绍史部长对各位院士、专家的问候和对项目的支持。他指出，中国矿产地质与区域成矿规律总结和中国矿产地质志的编撰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当前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展开，需要强有力的专家支持和理论指导，这项工作的推进，是对各个地方、各种矿产地质资料、各种地质找矿工作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对推动区域性的找矿非常重要。第二，要通过这项工作，把队伍继续保留下来，把过去的工作继续深化，已经开展的矿种，可以进一步补充、更新和完善，没有开展的矿种可以在技术要求和工作机制方面继承和完善。第三，矿产志编撰工作是中国特色成矿理论的集中体现，不仅是实践上的发现，更有理论上的创新。要通过项目实施，培养一批在世界矿床界有地位、在国内和其他学科强有力的领军人才，培养一批技术骨干、矿带专家和矿种专家。


壮士暮年又启程，尽发余热再担当。返聘回所参加中国矿产地质志之初，因所里办公用房紧张，我只能在家里办公和审改年轻同事的初稿，逢项目组开会和需要与有关同事面对面沟通时才去所里。不过，没有多久项目办就为我腾好了办公室，并配备了性能较好的电脑、激光多功能一体(打印)机和几本研编矿志必备的工具书。不久以后我又以专家身份参加了项目工作会议和有关矿卷的评审工作。两个月后我又临需受命与一位年轻同事共同承担起《中国矿产地质志•铅锌矿卷》的编撰任务。“挑战面前不畏首，老矿床人勇担当”，必须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虽然我从事铅锌矿床研究多年，对我国铅锌矿床家底比较熟悉，但是编撰矿志毕竟与撰写论文和编写科研报告很不一样，更何况此前十多年主要关注和研究国外金属矿产，对于“地矿黄金十年”（2003—2013）中我国铅锌矿床的新发现、新成果和新资料不够熟悉，而且已有资料尚需甄别、去伪存真和消化吸收，此外还要补做大量文献资料调查、收集及综合、整合工作，特别是编志要求的众多表图编绘和文字既信又达更是费力耗时之事。不过老夫耿耿初心尚未忘，能吃能睡身体棒，决心重振精神、科学安排、稳扎稳打、精益求精、保质保量，一定要为编好中国矿产地质志，实现“中国矿床人”的多年梦想做出应有的贡献！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同行们！同志们！
江山壮丽，人情豪迈。
让我们一起：
喜迎十九大  扬帆鼓浪快马加鞭又起程；
实现地矿梦  初心不忘攻坚克难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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